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13 卷  第 4 期  頁 143-74  2017 年/冬季號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4, pp. 143-74 Winter 2017 

新南向政策與東南亞語文人才培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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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為因應以「人」為本的新南向政策推動，本文著重於東南亞語文

人才培育來探討。文中檢視台灣過去對於東南亞語言的漠視，以至於

高教端外語發展失衡，當前面臨語文人才不足的困境，並提供南向小

尖兵新二代的繼承語能力與使用以及族群認同的最新調查。對於 108
年即將上路的國小新住民語言教學可能面臨的潛在問題也提出探討，

期待在課程實施前納入整體評估與調整，並作為政策規劃之參考。文

末提出對於我國愈趨多元與複雜的族群語言生態，實有設立國家級專

責語言單位的必要性，以更宏觀與長遠的視野來處理國內語言相關事

務。 

關鍵詞：新南向政策、東南亞語言、新住民子女、語言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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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已正式於 2015 年底成立，由於貨物流通

零關稅、豐富的天然資源、廣大的年輕勞工、崛起的中產階級消費力，東

協十國的發展潛力不容小覷，將是繼歐盟之後最大的單一經濟體。東南亞

和台灣在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資源互補性很強，也成為中國經濟成長放

緩之際，另一個潛力不可限量的生產基地與消費市場，值此之際，東南亞

語文人才培育將是前進東協市場不可忽視的一環。有鑑於此，新政府上任

後將「新南向政策」視為其重要的施政方向之一。日前總統府新南向政策

辦公室主任黃志芳表示，前政府的南向政策較看不到文化交流、族群互動，

新南向政策最重要的核心是「人」，人才一定要到位，企業才走得出去，

光是教育這一塊就非常豐富和精彩（行政院，2016；陳至中，2016b）。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四大工作主軸之一的「人才交流」涵蓋了三

個要點，除了第二點的「產業人力」交流之外，第一點「教育深根」的內

容特別指出將擴編台灣獎學金，吸引東協及南亞學生；配合國內產業需求，

建立「產學合作專班」、「外國青年技術訓練班」，並提供學成後媒合就

業；鼓勵大學校院赴海外開設分校或專班，或開辦先修銜接教育課程，並

推動國中小新住民語文教學，鼓勵大學校院強化東南亞語言及區域貿易人

才培育，而第三點的「新住民發揮力量」則為協助第一代新住民利用其語

言及文化之優勢，取得相關證照與就業（如母語教學、觀光等）；鼓勵大

專院校開設南向專業科系或學程，給予具南向語言優勢的學生加分錄取機

會，培育第二代新住民為南向種籽（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2016：14-18）。

教育部為因應新南向政策「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資源共享」的核心目標，

也已編列新台幣 10 億元預算並成立跨司署「新南向政策專案小組｣。其中

對於我國東協語言人才培育部分可分為兩大重點：(1) 培力新住民子女具東

協語文及職場實務；(2) 培育我國大專校院師生熟稔東南亞語言、文化、產

業 1（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2016：3-4）。可見目前政府相當

                                                        
1 更多新南向政策相關的教育資訊可參考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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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東南亞新住民語言人才的培育，除了將善用第一代東南亞新住民的語

言與文化優勢之外，也積極的鼓勵新住民子女學習母親的語言與文化以強

化未來的競爭力。 

為鼓勵新二代學習新住民語言，前政府於 2012 年已由移民署推動『全

國新住民火炬計畫』，並於 2013 年辦理『新住民母語教學人才培訓』及『新

住民二代子女人才培力』計畫。此外移民署也於 2015 年暑假推出官方版的

『外婆橋計畫』（新住民二代培力試辦計畫），並將 100 名東南亞新二代

送回（外）祖父母家學習母語與文化以及安排到企業觀摩，希望他們未來

可成為擴展國際貿易之人才，廣泛延續台灣經濟實力。同年教育部也推出

為期兩年的『新住民語文樂學計畫』，更將新住民語言納入 108 年即將上

路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語文領域國小必修、國高中選修課程。由此可見新

舊政府對於培育南向人才和提升東南亞語言教育的日益重視，以及欲使新

住民及其子女在新南向政策中扮演關鍵角色之一的決心 2。 

基於此，本文將著重於東南亞語文人才培育來探討，在第二節我們將

檢視過去台灣的東南亞語文教育以及目前遇到的語言人才貧乏之困境。目

前政府欲培育新二代為南向種籽，其語言能力與使用情形也將於第三節呈

現。第四節討論 108 年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之國小新住民語言課

程實施可能會面臨的問題，並提出初步觀察與建議以供日後課程實施的參

考與問題的防患。第五節探討設立國家級語言專責單位的必要性，最後於

第六節做本文總結。 

貳、台灣的東南亞語文教育與語文人才困境 

為因應新興的東協市場，近兩三年來，我國政府也積極辦理新二代母

語學習相關計畫及研習營，並將新住民語言納入普及性的國小義務教育課

程，希望仰賴新住民子女，藉此加強其東南亞語言能力與文化連結，培養

                                                        
2  筆者在撰寫本文期間，原定 107 年上路的新課綱，教育部已於 2017 年 4 月底公布將延

後一年於 108 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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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南向發展的人才。儘管如此，我國長期以來對於東南亞語文的投入及

語文人才培育可說是乏善可陳。過去台灣過分崇尚歐美語系，大學與技職

體系二百二十一個外語科系中，九成是英語系，而亞洲語言方面獨厚日文，

韓文的學習也是因為近幾年其娛樂產業盛行才造成流行，目前台灣也僅有

三所學校有開設韓文系，分別是政大與文化大學的韓文系，以及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韓語組。而跟我們地理位置鄰近的東南亞各國語言卻長期受

到漠視，毫無任何相關系所的成立及語言推廣，一直到 2014 年才由暨南大

學成立第一個「東南亞學系」，而高雄大學的「東亞語文學系」越語組可

說是第一個正式設立的「東南亞語言」學系 3。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2011 年到 2013 年東南亞國家旅客增加 42%，

2012 年東南亞旅客突破 113 萬人次，但有證照的東南亞語導遊，至 2013

年底為止合格的只有 41 位，泰語 33 人、越語 1 人、印尼及馬來語 7 人（許

依晨，2013）。為了因應來台觀光的東南亞旅客成長趨勢及市場多元需求，

考選部於 2016 年將外語導遊人員應試科目導遊實務（二）的考題從 80 題

減到 50 題，以降低考題難度，鼓勵更多新住民加入導遊行列並增加合格率，

但是截至 2016 年 8 月，合格的印尼語導遊僅 27 人、泰語有 47 人、越語有

18 人，總計只有 92 人，增加的幅度並不大。統計發現近 3 年這 5 種稀少性

外語導遊人員報名人數不增反減，因考生來源有限，無法大幅增加及格人

數。此外，若是旅客來自緬甸或寮國，可能就找不到合適的導遊帶團了，

而觀光局也積極招攬穆斯林客源，但是目前阿拉伯語導遊也是極為欠缺的

（邱瓊平，2016；陳智華，2016）。可見我國長期的語言教育與規劃對於

歐美語系以外的語言相當漠視，導致外語發展與語言人才培養嚴重失衡。 

反觀我們的鄰國日本、南韓與中國大陸對於東南亞布局及語言人才的

培養早已超越台灣一大步。日本於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設立的外語學系，

                                                        
3  其他的東南亞語言相關教學與研究如成大於 2006 年起於通識課程開設越南語、越南文

化等課程、政大自 2009 年起開設的「東南亞語言學分學程」、文藻外語大學於 2014
年成立的「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的東南亞研究組，以及輔

大、北科大、台大所開設的東南亞語言課程等皆為短期的語言課程或學程，而非正式的

語言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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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開課教授英語、法語、德語的學校，幾乎也都設有越南語、泰文、緬甸

語。台灣則在 2013 年以後終於增列了俄語、義大利語、越南語、印尼語及

馬來語五種外語導遊人員考試，但是有證照的東南亞語導遊仍供不應求（褚

士瑩，2014）。自從南韓與東協簽定FTA，看準雙邊貿易所帶來的商機，

原被視為冷門的印尼語、越南語，到處都有補習班爭著開班，且 2013 年首

次在大考中登場的第二外語越語科，甚至一舉超過日語與華語，成為高中

生選考的第一名（林以君、孫中英，2014）。此外中國也祭出高於我國約

3.3 倍的全額獎學金藉此吸引東協國家的學生前往中國就讀。自 2011 年以

來，中國每年提供 1 萬名東協留學生全額獎學金，粗估全額獎學金至少 20

萬人民幣（合約新台幣 100 萬元）4。而目前我國政府能提供給外籍生的獎

學金及生活補助，一年大約只提供 30 萬元 5。進一步檢視近幾年前往南向

國家研修或實習的學生人數則是不增反減；如表 1 所示，105 學年度前往南

向國家的學生數明顯少於 103 與 104 年，這對於我國的新南向布局來說可

是一大隱憂。 

表 1：民國 103-105 年學海計畫赴東協 10 國、南亞 6 國及紐澳研修 
或實習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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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69 90 31 102 - 238 - - - - - 10 - - - - 22 96 

104 95 81 30 152 - 290 17 9 - - 6 - - - - - 35 53 

105 17 14 20  68 -  47  3 1 - - - - - - - - -  9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17a）。 

                                                        
4  截至 2015 年中國留學東協的人數已超過 12 萬人，東協留學中國人數也達 7.2 萬人（余

祥、楊家鑫，2016；陳昌博，2016） 
5  台灣目前提供給外籍學生的獎學金主要為「台灣獎學金」及「華語獎學金」；「台灣獎

學金」補助大學生每月生活費新臺幣一萬五千元；碩士及博士生每月新臺幣二萬元，「華

語獎學金」補助期限為暑期班二個月（六月、七月或八月）、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

或一年期，每月獎學金新臺幣二萬五千元（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2015；教育部國際及

兩岸教育司，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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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 1990 年代起已有為數眾多的台商在東南亞經營多年，但是語言

人才的欠缺一直無法獲得解決，近年來許多由中國轉進東南亞的台商仍舊苦

尋不到合適的語言人才，原以為台灣眾多的新二代應是台商南進的有力人

才，但是多數的新二代並不具備流利的東南亞語言能力；如越南語老師陳凰

鳳所說：台塑曾經開出派駐越南年薪台幣一百四十萬元起跳條件，只要會講

越語，直接聘用，但卻僅三名學生可推薦（蘇瑋璇、蔡惠萍，2014）。況且

就算口說能力足夠應付工作上的需求，真正要發揮語言優勢也必須具備讀寫

能力（余佳穎、陳雅玲，2014；林以君，2014），否則充其量也只是口語流

利的文盲，對於進一步商業文書處理將無法勝任，因此在語言人才嚴重短缺

的此時，台商目前只能仰賴當地華僑/僑生幫忙溝通（孫中英等人，2014）。 

除了東南亞語言人才嚴重短缺之外，政府過去也未建立新二代的資料

庫以及相關媒合平台，導致台商想向有語言能力的新二代尋求協助時也遍

尋不到人才。我國來自於東南亞的新住民已超過 16 萬人，但是過去官方對

於新二代並無資料庫的建置與追蹤，僅掌握就讀國中小的人數，高中以上

的新二代統計資料闕如。除了政府及廠商找不到適合的新二代，有意投入

東南亞市場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也苦尋不著管道，在欠缺媒合平

台的情況下，多數企業與學生只能各自覓才（職）（蘇瑋璇、李昭安，2014）。

相較於鄰國積極且有謀略的政策規劃，我國雖有為數眾多的東南亞新移民

與新二代，但是對於東南亞語文人才培育及相關配套跟整體布局似乎晚了

人家一大截。 

參、東南亞新二代的語言現況 

由於新南向的勢在必行，政府及許多企業紛紛把東南亞新二代視為南

向小尖兵，無不冀望能運用他們的語言與文化優勢，協助未來拓展東協市

場，然而根據筆者近期一份基於 3,143 份國中新二代的問卷調查，以及八位

東南亞新住民家長的訪談研究顯示，大多數東南亞新二代的新住民語言能

力並不如預期，新住民家庭的語言傳承並未落實，且新二代的族群與文化

認同皆傾向台灣，而非母方的東南亞國家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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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語言習得情形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於 2015 年公布的「102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

調查」結果，其中也同時蒐集到 16,314 位新台灣子女資料，此項調查中的

新二代年紀多數約在學齡前、小學教育體制階段，發現約有 6,575 人占

40.3%，不會說新住民母親的語言。而筆者的研究調查顯示，綜觀整體新住

民子女的語言習得情形，高達 54.9%的新二代為單一華語習得者，僅有 5.5%

的新二代從小有機會習得新住民語言為第一語言（如表 2 所示）。此外如

同傳統台灣年輕人的本土語言能力流失情形，新住民子女對於父親該方的

族群語言傳承情形也不佳。大致上，新二代的第一語言也已呈現趨向單一

強勢語言（華語）的情形。若以地區來觀察，以華語為單一語言習得的比

例最高為北區（64.6%），其次為離島地區（62.3%），中部為 57.1%，東

部為 55.7%，南部地區雖最低，但也有 52.4 的百分比 6。 

表 2：新住民子女最早接觸或學習的語言 

語  言 百分比 
單  語 華語（國語） 54.9 

台語 11.8 
客家話 1.3 
原住民語 0.1 
外國語言（母親的母國語言） 3.17 

雙  語 華語（國語）＋台語 23.6 
華語（國語）＋客家話 3 
華語（國語）＋原住民語 0.6 
台語＋客家話 0.3 
客家話＋原住民語 0 

總    計 98.7 
註：1. 「客家話＋原住民語」個數太少，因此統計上的百分比不足以呈現。 

2. 尚有 1.3%為「其他」--選項中無法納入統計的手寫答案。 

                                                        
6  北區：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中區：苗栗縣、

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南區：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東區：花蓮縣、台東縣；離島：蘭嶼、綠島、澎湖、金門、馬祖。 
7  若是將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新二代樣本數排除，再加上部份新二代自行填寫不在選項中的

答案，如雙/多語習得：「台語＋越南語」、「華語＋台語＋泰文」等包含外國語言的

答案，重新計算後結果為 5.5%的新二代從小有機會學習母親的語言為第一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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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住民語言能力與使用 

關於新住民語言能力與使用情形方面，自我認同為東南亞新二代的參

與者對於自己的整體新住民語言能力自評平均分數為 55.92，尚不及 60 分；

「口語」能力平均分數顯示新二代的口語表達介於「會說一點點，但不流

利」到「勉強可以溝通」之間，「聽力」能力略好一些，但僅達「勉強可

以聽懂句子」。大部分新住民家長在家中使用母國語言與小孩溝通的比例

並不高，如圖 1 所示「常常使用」的比例只有 10.6%，「一半一半」為 15.3%，

「偶爾會」是 34%，比例最多為 40.2%的「幾乎沒有」。新住民子女於家

中主動使用新住民語言的比例更是低，「常常使用」與「一半一半」分別

都不到百分之十，27.8%的新二代表示自己偶爾會使用，但是過半數的人

（54.3%）則是幾乎不使用。雙變數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結果也

顯示新住民家長與子女之間使用新住民語言的頻率呈現正相關 r（343） 

=.704, p=.000, 決定係數（rxy2）=.50，意味著 50%子女的語言使用情形可

由父母的語言使用情形來解釋，反之亦然。陳淑嬌（2015：201）對於東南

亞第一代新住民的研究也發現新住民語言傳承的困境，她的調查顯示東南

亞新住民使用華語頻率最高的場域是家庭環境，其次才是工作場合，即使

在宗教場域使用華語仍多於母語，唯一使用母語最頻繁的場域只有在朋友

聚會時。綜觀新住民家庭的語言使用情形，無論是台籍丈夫，或是新住民

配偶，皆是傾向以華語為主要語言，台灣本土語言被使用的機會並不多，

新住民語言的使用比例更是低；由此可見，新移民家庭並無營造新住民語

言或是本土語言的環境給下一代。 

三、新住民訪談 

筆者與新住民家長的訪談發現，八位新住民皆希望子女可以說他們的

母國語言，主要原因可歸納為  (1) 溝通目的：家長希望帶小孩回家鄉時可以

跟娘家的爺爺、奶奶及親朋好友溝通；(2) 功能導向：一些家長也意識到語

言為拓展視野、謀職的好工具，多會一種語言，等於多會一種技能，因此

也希望小孩能夠講自己的語言。但是七位嫁給台籍先生的新住民中有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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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華語為家中主要使用的語言，多數新住民不使用東南亞語言跟小孩溝通

的原因則可歸納為：「怕影響國語的發音」、「希望小孩融入台灣社會」、

「小孩沒興趣」及「家人反對」等。透過訪談我們發現新住民家庭沒有營

造說母語的環境，其原因除了缺乏家人的支持之外，有些新住民本身甚至

刻意迴避說母語，以至於小孩無法從家庭環境中習得母語能力。新住民語

言在台普遍無法傳承的現象也曾在相關研究中被探討，如李國基（2007：

195）觀察到新二代母親的語言在台灣並不受重視，甚至會被刻意忽視，許

多新二代並沒有學習母親的語言，因此也無法以母親的語言與母親家族溝

通。葉郁菁（2012：73）的研究也指出，其實「新移民子女擁有家庭中的

雙語優勢，但是因為跨國婚姻往往被貼上商品化的負面標籤，婚姻移民者

在家庭中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影響力相對較低，新移民子女幾乎很難被鼓勵

學習母親國家的語言」。可見多數東南亞新住民並無將其繼承語傳承給下

一代，因此新二代的東南亞語言能力與使用頻率也不高 8。 

 
 
 
 
 
 
 
 
 
 
 
 
 

圖 1：新住民家長與子女於家庭場域使用新住民語言的情形 

                                                        
8  更多關於新住民家庭的語言使用情形與家長對於家庭語言教育的態度請參考楊真宜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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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台語 客家話 
原住民

語 
英語 都一樣 

哪種語言聽起來最好聽? 58.1% 9.3% 1.5% 0.9% 11.5% 18.6%

哪種語言最容易表達自

己心情? 77.5% 16.2% 1.3% 0.4% 4.5%

說哪種語言會讓人覺得

很有水準? 43.2% 5% 1.1% 0.3% 21.8% 28.5%

四、語言態度 

圖 2 呈現東南亞新二代的語言態度調查，其中華語（國語）在各方面

的評價皆高於其他語言；77.5%的新二代覺得使用華語最能夠充分表達自己

的心情；當問及「哪一種語言聽起來最好聽？」，最多人勾選華語（58.1%），

其次為「每種語言都一樣」（18.6%），英語有 11.5%的人勾選，排名第三，

而台灣本土語言皆低於 10%的比例。至於「說哪一種語言會讓人覺得很有

水準？」，43.2%的新住民子女覺得說華語會讓人覺得很有水準，其次為「每

種語言都一樣」28.5%，英語也有 21.8%的人勾選，然而台灣本土語言中最

高為台語的 5%，客家話與原住民語分別為 1.1%及 0.3%。新二代呈現的語

言態度與黃宣範（2008：213）早期根據 Lu（1988）的調查結果所分析的

台灣人語言態度相符—「顯示受訪者大多同意國語比方言優美、文雅，或

更能表達情感」。這也代表著因為「獨尊華語」的語言政策所造成的語言

階級意識、語言使用的轉移，以及語言態度的轉變，即使在過了將近 30 年，

這種語言意識形態仍舊跨世代影響著台灣社會，也已擴及到第三代、第四

代的語言行為與態度上。 

 
 
 
 
 
 
 
 
 
 
 
 

圖 2：新住民子女的語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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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群與文化認同 

台灣欲南進東協除了語言人才的培養之外，也必須對於當地文化、民

情與風俗有一定的了解。過去台商西進中國大陸因為語言相通、文化相近，

因此減少許多溝通成本，但是如今國際情勢轉變，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民情

與文化跟台灣大相逕庭，假使沒有一定的掌握，將使台商在各國競爭角力

中淪為弱勢。可惜的是，大部分新住民子女皆生長與定居於台灣，許多新

移民家庭礙於經濟因素回去探親的次數屈指可數（薛百雯，2015：96-98），

回去探望母親家人的時間也都很短暫，僅是蜻蜓點水、「萍水相逢」，再

加上語言能力不足的話，能夠真正深入了解母親國家的民情與文化而化為

商場上的助力更是難上加難。如薛百雯（2015：80）對於國小新二代的觀

察說道： 

多數新二代語言與文化不通，免強只能算是有血緣上的連結。 

越南對孩子來說是遙遠又陌生的土地，要說土地與文化認同，沒有

在那片土地成長，沒有長期在那份文化洗禮下的越南籍新住民的「台

灣」孩子，要他們去認同那樣的一份土地與文化情感太勉強。…要

說愛，太沈重，要說思念，還太淺。…因為是媽媽的親戚，所以要

交流。但是無法進一步去提升的情感，無法進一步去談喜歡與認同

的感覺…… 

筆者的研究調查也顯示 68.7%的新二代選擇台灣父親那方的單一族群

背景為自己的身分認同，另有 9.5%的回答為雙/多元族群的背景，僅有 15.8%

的新二代勾選自己為單一選項的「新住民子女」身分。著名的法國人類學

家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曾談及「身分認同」的主體是

文化認同（l'identité culturelle）而不是生物認同（l'identité biologique）；文

化認同乃對於自己使用的語言、信仰的文化與價值觀等的認同，生物認同

則是基於血緣、種族、基因與膚色等生物基礎上的認同（Lévi-Strauss, 

1963）。顯然地，多數新二代的自我認同無論在文化認同或生物認同上皆

是以台灣方面為主體。陳淑嬌（2015）對東南亞第一代的調查顯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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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群文化認同處於「融入」階段 9，語言行為正從「融入」階段慢慢走向

「同化」，將其對照我們的研究，新二代無論是族群認同或語言行為皆已

呈現「同化」的情形了。所幸，筆者對於國中新二代的調查顯示他們對於

學習母方繼承語以及保存與延續該語言的態度是傾向正面且有意願的 10，

若以地區來看中部與南部地區的新二代對於學好新住民語言的意願明顯高

於北部地區的新二代 11，而越南籍的新二代對於保存與延續繼承語的意願

則是明顯高於菲律賓的新二代 12。透過Pearson Correlation分析進一步發現，

新二代的繼承語能力與保存及延續繼承語r（342）=.275, p=.000，以及繼承

語能力與學習繼承語言的態度r（342）=.292, p=.000 呈現正相關，亦即新

住民語言能力越好者，其對於該語言的保存與延續以及學習的動機也越

高，反之亦然。 

六、討論與建議 

多元語言和多元文化本應是新住民子女的優勢，但是研究調查顯示多

數新二代的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優勢並未被建立，無論是第一語言習得情

形、語言能力與使用、語言態度、族群與文化認同皆傾向台灣，對於母親

的東南亞母國情感連結與文化了解也相當有限。所幸雖然普遍新二代的東

南亞語言能力不佳，但仍有許多國中新二代對於學習與保存母親的語言持

正面態度。 

過去許多研究與專家學者皆指出家庭是維繫母語最重要的堡壘，家庭

若能持續使用弱勢語言，母語就能安全無虞，然而缺乏家庭的語言傳承，

將很難維持母語的生機（Fishman, 1966, 1991; Spolsky, 1991; 張學謙，

2011）。要維繫母語應從家庭這個母語基地出發，進一步再透過社區與學

校的協作來擴充母語功能，因此新住民母語若要成功傳承最主要仍需家庭

                                                        
9 多數人認為自己是母國人（80.83%），其次為雙重認同（73.08%），認為自己是台灣

人居第三（68.07%）。 
10 想學習 40.9%、不想學 18.9%、不知道 40.2%。 
11 F（4, 256）= 3.209, p= .014；北部地區（M= 2.93; SD= 1.072）、中部地區（M= 3.58; 

SD= .818）、南部地區（M=3.64; SD=.972）。 
12  F（5, 257）= 3.108, p= .01；越南（M= 3.82; SD= .828）、菲律賓（M= 3.18; SD =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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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育的支持（張學謙，2011：7）。 

陳麗君（2007）對在台的跨國婚姻家庭語言行為研究顯示，在台灣社

會中，東南亞各國語言屬低階語言（low language）。而缺乏大環境支持的

弱勢語言，家長尤需透過家庭語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lanning）的妥善

規畫來進行有意識的語言選擇與實踐，才能成功傳承母語（Baker, 2001: 

93；張學謙，2016：3-4）。尤其對於父母為不同語言使用者的雙語家庭來

說，「一人一語」添加式的語言傳承策略可成為成功培養下一代為雙語者

的有效策略（Romaine, 1995; 張學謙，2015；黃宣範，2008）。新住民家

庭可採取語言管理方式，透過夫妻分工一人使用一語來提供子女充分的母

語輸入，即使暫時無法成為完美的雙語者，也可及早為新二代打下母語基

礎，對其日後的語言發展將有所助益。 

張學謙（2011）對於台灣本土語言復振的研究歸納出，「由下而上」

的母語復振應回歸家庭與社區的路線才是母語復振的關鍵。雖然新住民語

言傳承與本土語言復振的屬性不同，但是這個概念也可應用於新住民語言

的發展。目前台灣各縣市皆有衛福部設立的新住民服務中心以及民間成立

的新住民社團組織，例如南洋姐妹會、賽珍珠基金會、台灣新住民協會等

團體，這些團體服務的對象皆為新住民及其家庭。新二代學習新住民語言

必須走出家庭範疇，才能擴大語言使用範圍，強化母語基礎。基於此，政

府可以鼓勵或協助這些新住民服務中心及相關組織提供場所來開設假日語

言學習課程或寒暑假的母語薰陶營，讓新住民教導新二代母語，並安排固

定的聚會時間及活動使新二代擁有真實的語言互動機會，將母語應用於日

常生活對話，使母語社會化並走出家庭場域。陳麗君（2007）對於台南縣

市日籍跨國婚姻的研究發現，日籍配偶積極培育下一代成為雙語者，除了

在家庭場域使用母語和小孩溝通之外，也在各地皆有聚會團體，舉辦不定

期聚會並提供第二代假日日語學習支援，如此一來透過家庭語言教育以及

假日語言學習和聚會，日籍新二代的母語能力皆維持一定水準。筆者的調

查也顯示，人數遠遠少於東南亞新住民的日本新住民，其國中新二代自評

日語分數為 70.67 分，遠高於東南亞新二代的母語自評分數 55.92 分。 

因此語言的發展除了實踐家庭語言政策之外，也需透過不斷的使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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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互動才能壯大母語。透過社區裡的新住民語言學習支援、母語薰陶營

及全母語聚會活動，不僅能夠提供語言沉浸的環境，也讓新二代的母語使

用對象不再侷限於媽媽一個人，並且擴大主題與使用範疇。讓母語走出家

庭場域進入社區與其他新住民互動，創造母語實踐社群，才能厚實新二代

的母語基礎。 

由於過去對於東南亞語言的忽視，形成目前南向布局時東南亞語言人

才的大短缺，當務之急除了配合國家經濟發展政策開設語言課程培育東協

語言人才外，也應加強高教端的多元語言系所均衡發展，畢竟語言課程乃

著重於基礎語言溝通能力，專業的語言文化人才除了流利的口語能力之

外，也需有一定程度的人文素養。透過高教端的訓練，讓有志於東南亞發

展的青年（新二代與非新二代）皆有機會學習當地語言、文化、政治、經

濟、歷史等多面向的人文知識，積極培養更多不同語言與文化的人才，才

能為新南向發展以及未來的觀光產業提早做準備。此外官方也可建構系統

性的新二代資料庫，以因應未來人才的媒合，並可適時提供成年後的新二

代相關協助。而南向企業廠商與人才媒合平台的建立也可提供修讀東南亞

語相關學系的非新住民子女及有志於東南亞發展的國人與台商有尋找彼此

的管道，這部份將來得仰賴勞動部偕同相關單位整合資源後提供一個南向

求職媒合平台，以因應未來企業與人才的媒合 13。 

政府在 108 年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也將新住民語言納入國

小語文領域必修，並希望能透過此新政策與資源的投入來增進新二代的語

言能力。在下一節我們也將對此普及性的全國語言教育提出一些可能面臨

的問題並探討其可預期的實施成效，希望在正式課程上路前提供更多討

論，以防患於未然。 

                                                        
13  筆者在撰寫本文期間教育部已陸續推動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新南向國家產業╱區域研究

學分學程、國際經貿、區域文化人才養成方案，區域經貿人才資料庫的建立等計畫，許

多大專案校也推出與東南亞語言/研究相關課程。但截至目前為止關於企業媒合網路平

台只有 Contact Taiwan（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16），其目標為媒合外國人才

來臺服務，但目前並無一個統一的網路平台來媒合東南亞台商企業與有志於前往南向國

家工作的人才，台商求才大致只能仰賴僑委會協助媒合僑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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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南向政策與國小新住民語言教育 

新南向政策的提出雖然晚於新住民語言教育的制定，但從目前的『教

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與行政院的『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裡皆

可看出新政府延續前朝的語言教育政策，並冀望能藉此推廣東南亞語言且

提升新二代的東南亞語言能力，以及輔助未來新南向政策的推動 14。新課

程綱將國語文、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英語文及第二外國語文皆列為「語

文」領域，其中新住民語文以東南亞七個國家的官方語為主。國小階段學

生將從「本土語言」及「新住民語言」兩大類別中，依其需求擇一為必修，

每週一節 40 分鐘。國中及高中階段則將新住民語文列為選修，依學生需求

於彈性課程開設。教育部此舉立意良善，將新住民語言納入學校正式課程

將有助於東南亞語言地位的提升，但是依照過去本土語言課程實施的成

效、新住民語言選讀方式、新二代人數銳減及專業師資稀缺等問題來看，

新住民語言課程的實施將面臨一些可預期的情況，以下分四點加以敘述，

期待在課程正式上路前供相關單位參考以及進一步評估。 

一、教學模式與成效 

新課綱將「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合併為一科目，國小學生將從中

擇一選讀，每周一節 40 分鐘（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依照國家教育研

究院於 2011年委託國立清華大學曹逢甫教授與六位來自不同大學的教授為

歷經 10 年的國小本土語言教學進行一項全國性整合研究調查－《台灣地區

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教學現況之整合型研究總計畫期末報告》顯示，雖然

本土語言教師、行政人員、家長與學生對於課程的實施皆持正面態度並表

示肯定，對於提升學生的本土語言意識也有正面效果，但是課程對於學生

                                                        
14 『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裡載明「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實施，推動國中小

新住民語文教學，編輯教材、培訓師資…」、「培育新住民子女成為新南向尖兵；推動

國中小新住民語文教學…」（頁 3、7）以及『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裡的「教育深根」

也特別指出「推動國中小新住民語文教學…」（頁 18）以上皆可看出政府對於新住民

語言教育與新二代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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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土語言能力提升仍相當有限。現在將新住民語言併入本土語言課程合

為一科，如法炮製以同樣的教學時數以及類似外語教學的模式實施課程，

不禁讓人擔憂其教學成效為何，幾年過後再回過頭來檢視是否會如同本土

語言教學一樣，發現無法有效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呢？ 

二、彈性選課方式 

新課綱的課程選擇方式乃學生可從「本土語言」及「新住民語言」兩

大類別中依其需求跟興趣任選一種語言來學習，也就是說新住民子女可以

修讀本土語言（台語、客語及原住民語）中任一語言，並非強制規定新二

代只能學習東南亞語言，而非新二代者也不一定要修習本土語言，也可以

選擇任何新住民語言來學習。課程規畫看似提供多種語言選擇，學生可以

自由選課，然而這樣的設計是否會造成新二代傾向選擇台灣的本土語言而

非新住民語言，進而失去加強新二代母語能力的初衷呢？根據國小老師薛

百雯對於東南亞新二代的研究顯示，大多數國小新二代對於新住民媽媽的

語言並沒有學習的動機，當面對主流社會的強勢語言，他們寧可選擇學習

台語或客家話，而非東南亞語言（薛百雯，2015：70-71）。薛百雯（2015：

97）也指出「比起其他母語，閩南語的融合性動機更甚於越南母語的融合

性動機。…孩子仍表示希望可以跟家人、同儕或其他會使用閩南語的人一

樣，可以聽得懂或說閩南語」。可見迫於大環境因素，國小新二代有可能

選擇功能性較高的本土語言來學習，而非主流社會中少見但是有未來性的

東南亞語言。如此一來，政府大費周章，投入大量資源將新住民語言納入

正式課程，而此彈性選課方式將無法確保政府寄予厚望的新二代會選擇東

南亞語言修習，其是否會失去課程開設的目的及預期達到的效果呢？此外

若新二代選擇「新住民語言」，這樣是否也剝奪了他們學習台灣本土語言

的機會呢？ 

三、新二代人數銳減 

根據教育部統計，由於民國 94 年以來國人與東南亞居民的婚配情形轉

少，故國小全體新住民子女學生人數在 101 學年度達到高峰後，自 102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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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開始下降，國中則預期在 105 學年度達到高峰。國中小合併計算，103

學年新住民子女人數 21.1 萬人已達高點，預計 104 學年起可能轉為下降（教

育部，2015）。目前國小新住民子女的人數已從 102 年起逐年下降，可預

期的是當 108 年新課綱上路時國小新住民子女的人數將更少，隨後新二代

人數也會逐年遞減 15。將新住民語言納入全國性的國小普及課程，其投入

的人力與資源何其龐大，但是面對婚配情形轉少的事實，是否適合將其定

位為全國性普及教育課程來實施，面對目前國小新二代人數銳減的情形政

府是否已有配套措施？否則投入大量資源來規劃的新課程在幾年之後是否

終將成為曇花一現的榮景？ 

四、東南亞語專業師資嚴重稀缺 

即將上路的新住民語言課程迄今仍面臨一項重要的問題，專業師資嚴

重不足。據教育部統計，屆時將開設 3,338 班，需要約 2,664 名新住民語師

資，目前越南語、印尼語的師資供給沒問題；泰語、緬甸語的供給比需求

低一些；而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語卻嚴重不足。以柬埔寨語為例，

估計需要 109 位教師，但目前只有 48 人；菲律賓語和馬來西亞語也都需要

上百位教師，但現在師資都只有個位數。教育部表示目前師資來源以教學

支援人力及正規師資逐步培育雙軌並行，但依現階段新住民語師資需求來

看，應會以教學支援人力為主，規劃預計培訓每年 800 名以上新住民，以

挹注師資供給量。配套措施為研訂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教育專業

增能培訓計畫，並加強宣導讓新住民知悉有該項增能培訓管道，有助於將

來順利通過新住民語文認證資格。宣導以鐘點費及補助共聘交通費為誘

因，鼓勵新住民參加新住民語文教學人員增能培訓，以提高新住民語文教

學人員開班數，滿足 107 學年度（現已延後至 108 年）實施新住民語文課

程師資需求（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16；陳至中，2016a）。因此教育部將

以新住民為主要培訓對象，輔導其成為教學支援人員以因應大量開設的新

                                                        
15  根據教育部統計顯示 105 學年新住民子女就讀國小學生 12 萬 284 人，較 104 學年之 13

萬 4,482 人減少 1 萬 4,198 人，減幅為 10.56%；104 學年較 103 學年新住民子女就讀國

小學生數減少 8.58%（教育部，2016a、2016b、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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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語課程及教學人員需求。依照「新住民母語師資培訓計畫」所規定，

新住民及其子女或是熟諳或通曉越南語、印尼語、泰國語、柬埔寨語、緬

甸語、菲律賓語及馬來西亞語其中之任一種語言之外籍人士只要參加四天

共 28 小時的培訓課程，通過筆試（70 分以上為及格）與試教 5 分鐘即可獲

得結業證書，擁有教學資格。 

然而根據葉郁菁與溫明麗（2013）對於新住民國小階段母語傳承課程

的研究調查發現，新住民雖然口語流利但是在擔任講師之前未接受教育專

業背景、設計教材的訓練、也欠缺教學經驗，因此母語傳承課程面臨專業

師資與教材不足的困境，對此應提升母語講師的教學專業能力。教育部目

前以每年 800 位的目標急速開設母語教學人才培訓營，以增加合格師資人

數，雖然根據教育部估計屆時可以滿足越南語和印尼語的師資人數，但其

專業教學知能與教學品質仍令人擔憂。葉郁菁、溫明麗（2013：36）有以

下的觀察： 

台灣兼具教材教法專業知能與東南亞母語教學能力的新住民師資仍

嚴重不足。分析師資產生困境的原因是：師資集中於北部、越南語

教師數不足、學歷偏低等三項主要因素。若分析「內政部入出國移

民署各縣市服務站母語師資參考名單」（移民署，2009），結果也

同樣發現：越南語講師中，以國小和國中學歷的講師占 40%、其次

為高中學歷者（占 34%），大學以上學歷（含肄業者）占 26%…。 

教師是教學中最重要的靈魂人物，其主宰課程進行的方式與學生的學

習成效（周宣辰，2016）。新住民語言教師需要融會貫通不同的教學法，

掌握課室狀況，尤其是國小階段的教學更需要專業的教學知能才能引起學

生的學習動機，因此補充教材、教具、教學媒體等資源格外重要。因為每

週只有一節，所以教師進行教學時，必須能掌握新住民母語學習重點，才

能在有限的時間之內，達到學習成效（歐亞美，2016：66）。目前培訓的

新住民語言支援教師幾乎都是新住民，非專業教育人員，除了普遍學歷偏

低、缺乏專業教學背景，僅透過 28 小時培訓課程即可取得證書成為第一線

教師，倘若班上有語言背景與能力不同的新二代與非新二代一起上課，這

對新住民支援教師來說將又是可預期的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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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與建議 

語言的定位往往取決於對待語言的態度，進而影響政府的語言規劃。

Ruiz（1984）將語言定位為問題論、權力論與資源論。早期台灣社會將東

南亞婚姻移民及其下一代視為問題來探討，其中不乏語言文化適應、教養

與學習、人口素質及影響國家競爭力等（馮涵棣、梁綺涵，2008：53）。

因此政府為協助新住民儘快融入台灣，採取的是增進其華語能力以減少語

言與文化的隔閡，但同時卻也忽略了其自身語言與文化的傳承。隨著國際

情勢的轉變，政府轉而將東南亞新住民語言視為前進南向的資源。然而除

了以上提出的四點潛在性問題之外，將新住民語言與本土語言合併為一科

目對於語言規劃來說也欠周延。本土語言納入課綱乃為彌補過去獨尊華語

的語言政策所造成台灣本土語言嚴重流失所做的復振措施，但新住民語言

屬移民語言並非瀕危語言，兩者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將其合併為一科並納

入全國性普及語言教育的適切性值得深思，對於上述可預期的問題也值得

有關單位充分評估與一併考量。 

澳洲於 70 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多元文化與多元語言政策，加上戰後大量

非英語系的歐洲移民湧入逐漸於當地形成移民社區（如德國、義大利裔移

民社群），澳洲政府也將部分移民語言列入中等教育語言科目（如現代希

臘語、荷蘭語）16。此外透過一些由社區或州政府資助的星期六或課後學校

提供的語言教學，使得移民語言有較好的保存（Pauwels, 2011: 111）。根

據澳洲 2001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16% 的人口在家中使用英語以外的語言，

其中義大利語占 35 萬人為最大宗；希臘語、廣東話、阿拉伯語也都有超過

20 萬的使用人口（Pauwels, 2011: 107）。然而由於學生語言能力與方言別

的差異，也造成教師在課堂活動安排與教學的困難（Pauwels, 2011: 

101-12），這部分也值得我國新住民語言教學參考。 

                                                        
16  澳洲的戰後移民與台灣的婚配移民本質也有所不同，澳洲戰後移民多為舉家搬遷或整個

族群大量移居澳洲，因此容易形成同族群的移民社區，移民語言於家中及社區也有一定

的使用機會，而台灣婚配移民為隻身移民，新移民來自不同國家且分散各地，而新移民

語言於家庭環境及社區也處於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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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同樣於 1970 年代中期發展多元文化政策，因而產生「家庭語言改

革」（Home Language Reform），目的為協助少數族群及移民者成為雙語

者。然而語言學者與教育學者對於課程實施的方式無法達成共識，最終採

取一周 2 小時將母語當作學科的方式進行，加上缺乏合格訓練的教師以及

校方對於成立課程的懷疑態度，雙語教育成效最終不如預期。90 年代後期

瑞典實施以瑞典語授課的主流教育系統以及以母語授課的兩種教育模式提

供選擇，然而最後成效也不彰，因為多數移民家庭者皆選擇主流的教育系

統就讀而非母語系統（Boyd, 2011: 147-49）。以上澳洲與瑞典的移民與少

數語言教育顯示，授課模式（教學時數、以母語當教學語言或當作一門語

言科目）、彈性選課方式、教師專業知能、學生語言能力差異及社區系統

的支持皆應納入語言課程制定的評估及語言教育的整體考量，才能達到預

期的成效。 

為因應迫在眉睫的新南向語言與文化人才的需求，依照目前的課程模

式並冀望能解決語言人才之荒，實在緩不濟急，成效也令人堪慮。倘若以

語言專案（Language Program）模式來實施，或許是另一個可行的方式。例

如教育部於 106 學年度配合新南向政策，以「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模式開辦新二代專班，優先錄取新二代學生以培養產業所需人才。語言專

案模式可將東協語言獨立於本土語言課程之外，於彈性學習課程中開設，

以宣導及鼓勵的方式使新二代或非新二代參加，集中資源於新二代語言能

力的提升，並提供足夠誘因，給予達到一定程度並通過考試或檢定的學習

者獎勵。如此一來除了可以避免國家資源大量投入但是面臨幾年後國小新

二代人數不足的窘境，也可避免新二代選擇本土語言而非新住民語言的情

形，抑或是新二代選擇新住民語言而失去學習本土語言的機會，以及本土

語言與新住民語言的排擠效應和資源分配等問題。透過學校「由上而下」

提供的專案課程以及上一節提到的「由下而上」家庭語言教育及社區機構

與團體的協助，如此一來將有助於新二代的繼承語延續與保存。 

最後，若欲推廣東南亞語言的長期發展，填補師資缺口與提升教師專

業知能乃當務之急。對於目前培訓的新住民支援教師，短期內可多安排教

學研習課程，協助提升其專業教學知能。長期規劃來看，政府應有一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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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師資培訓制度，如同專業語言教師培訓模式，透過相關課程修習、語

言檢定與教育實習等，以達成專業語言教師的養成。對此，國內的師範學

校、教育大學或相關單位也可將東南亞語科納入語言科目的教育學程，而

取得合格的正式東南亞語言教師也應受到合理的薪資待遇與工作保障。在

高教端部分，我國應積極與對方國家合作，將文化研究面向擴及東南亞國

家，與當地高教端進行雙向交流，以培養未來所需的高階語言與文化人才。 

伍、國家級語言專責單位的設立 

自 1990 年代開始新一波移民人口湧入台灣，也改變了目前的族群及語

言生態，台灣除了固有族群的語言再加上新住民語言的注入，形成更加豐

富的多元語言社會，對於日趨複雜的語言事務，實有必要設立較高層級的

語言專責單位以較宏觀的視野來處理未來各種語言相關議題，以下就新住

民語言推廣及本土語言復振為例。 

一、新住民語言推廣 

近年來許多培力新二代的補助計畫和研習營如雨後春筍般推出，然而

大多缺乏長期規劃，也無統一語言專責單位來監督，以至於許多計畫的執

行都是多頭馬車，分散於各部會（如教育部、移民署或僑委會）。移民署

於 2015年推動的外婆橋計畫原意為協助東南亞新二代到外婆家體驗當地生

活、學習語言與文化，因此首辦僅限來自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

寨、菲律賓、馬來西亞籍之新住民子女（內政部移民署，2015）。但後來

因有部分新住民抗議不要限制國家，因此 2016 年開始不限國籍，在 2016

年就有不少中國大陸及部分南美洲新二代也申請返鄉補助。就外婆橋計畫

的簡章內容來看，應有輔助東南亞台商企業的思考，此舉看似一視同仁對

待所有新移民的政策調整，是否也失去最初欲培育擴展國際貿易人才及協

助台商企業的本意？倘若從計畫制定開始即有專責單位負責監督與訂定明

確施行細則，不僅可以集中資源提高成效，也可避免計畫過於分散各部會、

定位不清或日後更改執行細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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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東協創始於 1967 年，歷經 48 年直到 2015 年底東協經濟共同體才

正式成立，我國雖然位處東亞與南亞交接樞紐，但外交處境向來十分艱困，

然而語言政策與教育的規劃也需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倘若有語言單

位對於未來局勢發展有所掌握，提供教育部評估與調查結果，方可提早培

育相關語言人才（如新住民母語教師、語言導遊人才）、成立南向專業科

系或東南亞語言系所，並制訂相關語言教育政策，做為未來前進南向的布

局。最後，如我們於上一節所討論的將新住民語言納入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之議題，此乃全國性語言政策，理應審慎評估與規畫，除了上一節所提出

的潛在性問題外，語言課程定位不完善所導致的資源分配問題和排擠效應

也應在課綱規劃時一併納入考量。語言教育政策制定除了教育專家參與規

畫之外，若有語言專責單位提供語言政策與規劃的諮詢、社會語言學分析、

語言教育學評估等，方能制定更完善且可長可久的語言教育政策。 

多語言的澳洲早期採取獨尊英語的單語主義，直至 1970 年代中期開始

發展多元文化與多元語言政策，而這樣的轉變主要來自於經濟與市場考量

（Boyd, 2011：160-61）。澳洲於 1979 年成立「多元文化事務學院」旨在

提高人們對文化多樣性的認識，當中也檢討了語言政策，而「澳洲語言及

多元文化教育議會」（ Australian Advisory Council on Language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ACLAME）則是繼續推動與語言相關的多元文化

政策（范盛保：118-20）。 

為有效實施語言計畫，澳洲國會經過 2 年的研究調查於 1987 年出版了

「國家語言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 NPL）（Lo Bianco, 1987），

主要理念涵蓋了 4 Es 原則： 

1. 豐富性（enrichment）：呈現個人與社會的智力與文化豐富性。 

2. 經濟性（economics）：促進貿易與商務關係，特別是亞洲地區，但

不忽略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 

3. 平等性（equality）：對於移民和原住民社區、非標準英語的使用者、

澳洲手語使用者以及語言能力不足的學生增加其社會與教育參與的

機會。 

4. 對外戰略性（external）：促進外交、商業及安全防衛的戰略性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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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國家語言政策」的核心價值，早期被視為問題的少數語言（移

民語言與原住民語言）轉變為可運用的資源概念，政府也執行了一連串的

語言教育專案，包含提供新移民 ESL 課程、第二語言專案、國家原住民語

言計畫、成人識字行動專案等。例如澳洲聯邦就業部（DEET）在 1991 年

頒佈的『國家語言及識字政策』（Australian Languages and Literacy Policy, 

ALLP）就被視為進一步肯定亞洲語言的重要性，隨後於 1994-2001 年執行

的『在澳洲學校裡的國家亞洲語言和學習』（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Australian Schools Strategy, NALSAS）計畫，目的為促進與亞洲

的連結，以增進澳洲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利益，此計畫共挹注了 6,770 萬澳幣

於四個亞洲重點語言（日語、印尼語、中文及韓語），學生必須從中擇一

學習（Boyd, 2011: 164-70; Lo Bianco, 2011: 100; Pauwels, 2011: 113-14）。

澳洲的「國家語言政策」推出之後，後續的語言計畫訂定與執行有了準則，

雖然各計畫的目標略有差異，但大方向乃依據「國家語言政策」的精神。 

台灣現在將東南亞移民語言視為未來經濟發展的資源來推動，這與澳

洲將亞洲移民語言視為前進亞洲擴張經濟市場的考量有幾分相似，然而澳

洲在推動亞洲語言教育政策與後續相關計畫時有國家語言政策為依據，在

事前有充分研究與評估，經費的挹注與事後計畫成效也受到監督。 

就新住民語言課程規劃來看，政府將非瀕危的新住民語言與本土語言

合併為一科目已凸顯語言政策規劃上的不完善，此外我們於第三節所呈現

的新二代語言現況也顯示新住民家長的家庭語言選擇相當程度影響了新住

民語的傳承，加上國小階段的新二代其族群與文化認同傾向也間接影響了

語言學習的動機。對此政府若要推廣東協語言或是協助新住民延續繼承

語，應有專門語言權責機構進行語言政策的研究與規劃，並調查新住民在

語言傳承上的意願與困境，再針對問題提供協助。當得知新二代對於繼承

語的語言態度及族群文化認同情形，語言權責機構將可在課程規畫上加強

多元文化學習及東南亞人文教育，使學習者理解差異並欣賞不同文化的

美，提升正向態度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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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土語言復振 

新政府上任後，文化部於人文及出版司成立「國家語言發展科」，並

著手研擬「國家語言發展法」，以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及平等之精神，

全力支持語言復振、族群溝通與交流、語言保存與傳習。目前『國家語言

發展法草案』已擬定，有望於今年（2017 年）年底於立法院三讀通過。法

案載明中央主管機關為文化部，若涉及跨部會權責者，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提報行政院文化會報，並會同相關部會機關執行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若關於教育方面則為教育部，客語和原住民語相關則為客委會和原民

會。語言與文化息息相關，文化部帶頭做起欲賦予逐漸式微的本土語言法

律上之平等地位以及研擬相關語言復振法案乃立意良善。但文化部並非專

責語言單位，目前文化部由國家語言發展科來處理語言復振相關事務，但

未來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業務量勢必大增，一個科的預算和人力一

定不足，若涉及跨部會相關業務（如和教育部、客委會、原民會、內政部

等）則工作上將更為繁瑣，長遠來看，本土語言復振也需有專門的語言單

位來處理後續的復振措施。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皆為多語言國家，為了避免語言競爭而削減弱勢語

言的生存空間以及落實各族群語言平等發展與使用權利，一些先進國家皆

有較高層級的語言單位來處理相關事務。例如多語言的南非則有參議院所

成立獨立的「泛南非語言委員會」（Pan South Africa Language Board, 

PANSALB），該委員會乃根據 1996 年的憲法所成立。從政府部門與「泛

南非語言委員會」對於憲法語言政策的責任歸屬可以發現政府的角色較為

消極但具根本性，而「泛南非語言委員會」則較積極且具主動性（廖顯謨，

2014：191-92），因此可看出「泛南非語言委員會」存在的意義及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而加拿大的「官方語言委員會」（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Official Languages）委員乃由加拿大國會指派並受到國會的監督。此外愛爾

蘭於 2004 年依據『官方語言法』成立獨立的法定機構—「愛爾蘭語仲裁協

會」（An Coimisinéir Teanga），此會的仲裁委員乃由總統委任，任期六年。

該會積極地進行愛爾蘭語言的研究調查、法案推動及落實語言權，目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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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執行一項為期 20 年（2010-30）的語言振興策略計畫。其他國家如威

爾斯、科索沃、西班牙加泰隆尼亞也有類似愛爾蘭語仲裁協會的仲裁機構，

目的皆為落實語言權並保障各族群平等使用自己族群語言之基本人權 17。 

Crystal（2001：203）在《語言的死亡》一書談及如何著手拯救語言時

說道，「由上而下」的行動，優先事項便是為語言成立適當的國家單位。

這些中心除了資料蒐集、語言描述之外，也作地方族群與政府之間的溝通

管道，發揮推行活動、經費、振興作業等的指揮機制。沒有這類機構為他

們帶來力量，任何語言的復興運動都不可能成功。早在 20 年前本土語言復

興運動興起之時，投身教改的台大數學系教授楊維哲就曾提出應成立國家

語文研究院來處理本土語言復振相關事務：「…語文本身的整治，必須成

立國家語文研究院。一方面，在學術上針對台語、客語及南島語系，推動

長期研究，一方面尤其對於政策上的急救整治措施提供專業的幫助…」（楊

聰榮，2004）。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蔣為文（2005）教授也建議「應設立

部會級的台灣語文復育委員會，專職台灣語文復育工作的計劃與執行」。

台灣的本土語言皆面臨程度不一的瀕危情形，原住民語言有原民會及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提供資源及語言復振協助，客語有客委會的資源幫

助推廣客家語言與文化以及調查客語的使用及流失情形，而同樣漸趨式微

的台語則是沒有任何專屬單位負責相關事務。今年（2017 年）5 月原住民

語依照『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已於立法院三讀通過為國家語言，6 月『客

家基本法修正草案』也於行政院會通過明訂客語為國家語言之一，年底有

望於立院三讀通過，然而台語方面尚無任何官方認證為國家語言之一，也

無專責機構為其推動相關法案。『國家語言發展法』內文與『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法』和『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裡關於語言發展與復振措施內容有

部分重覆或近似但不完全一致之處，例如對於公務人員取得語言認證之規

定以及設立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等。對此未來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是

否應有專責的統一語言單位來協調或統籌本土語言復振相關事務，以免『國

                                                        
17  更多國家的語言仲裁機構可參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Commissioner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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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語言發展法』與『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和『客家基本法』各吹各的調

或是形成資源分配不均和步調不一致之情形。 

從新住民語納入新課綱與本土語言合併為一科目即可看出目前政府在

語言政策規劃上的不完善，而本土語言復振也無專責語言機構來因應未來

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的相關業務。台灣的族群與語言生態愈趨多元且

複雜，長遠來看可朝設立綜合型的國家級語言專責單位方向前進，進行國

內多樣語言的調查、保存、分析、評估與語言政策研擬等。綜合型的語言

專責單位可設立本土語言振復部門來處理國家語言法展法通過後的後續復

振工作，若要將新住民語言當成南向的資源，如澳洲將亞洲語言視為前進

亞洲市場的戰略佈局工具，也可設立南向（東協）語言部門或新住民語言

與多元文化部門，並重新檢視新住民語言教育與課綱的規劃以及後續的計

畫研擬。專責語言單位可扮演跨部會合作與溝通的橋梁，以制定更宏觀且

長遠的通盤規畫與語言政策，如此對於當前捉襟見肘的財政來說，民脂民

膏也可妥善運用，集中資源與集中目標。 

陸、結論 

新南向政策若要順利的推行，需要有足夠的東南亞語言與文化人才輔

佐，然而過去台灣的教育系統裡外語發展相當失衡，對於東協崛起也無提

早採取相關因應措施，因此迫在眉睫之際，目前政府將希望寄託在東南亞

新住民及其子女身上，希望他們對於觀光旅遊產業與前進東協的道路上能

有所貢獻。然而我們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東南亞新二代並不諳東南亞語

言，無論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與文化連結上皆已被台灣同化，新二代的語

言文化優勢並不如預期。 

族群語言的延續除了倚靠政府的政策支持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回歸家

庭。尤其是缺乏大環境支持的新住民母語，家庭語言教育扮演相當重要的

角色。Fishman（1991）對於弱勢語言復振特別強調家庭跟社區的功能，對

此張學謙（2011：7）歸納出家庭、社區與學校三位一體的「母語防護圈」。

對於新住民母語家庭傳承政府應多加鼓勵，並創造友善環境與生存條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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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族群語言，而新移民家庭成員也需要有共識、有意識、有規劃地實踐

家庭語言教育，才能成功地將母語延續給下一代。此外再搭配社區裡的新

住民服務中心及相關團體，提供母語學習支援、聚會活動及語言沉浸環境，

將語言使用主題及談話對象擴大至家庭以外的範圍，增加實際的語言互動

情境才能打下更堅強的母語基礎。最後透過學校提供的語言專案課程針對

新二代的需求加強母語的聽說讀寫能力，使家庭裡使用的語言可以擴張於

社區環境，再搭配學校課程輔助以達到更好的語言學習效果。 

值此南向之際，政府將新住民語言納入 108 年的國教新課綱，對於提

升其語言地位有一定指標性意義，但現行的課程規劃仍有諸多潛在性問

題，包含教學模式與成效、彈性選課方式、新二代人數銳減、專業師資稀

缺等在新課剛正式上路之前皆應審慎評估，以免投入大量國家資源與人力

的全國性普及教育，幾年後再回過頭檢視發現達不到預期的效果，那就太

可惜了。而我國語言系所與課程也可趁機做一翻檢視，彌補過去對於非歐

美語系的漠視，以平衡高教端的語言生態，再配合國家發展的目標培養所

需的語言人才，同時建立南向企業媒合平台與語言人才資料庫以因應未來

台商企業的人才需求。 

若欲推廣東南亞語言的長期發展，短期內對於現有的新住民語支援教

師應協助其加強專業教學知能，長期規劃來看政府應有一套完整的師資培

訓制度，如同語言教師培訓模式，以達成專業教學人員的養成，未來才能

有效地推動東南亞語言人才培育。高教端部分，台灣也可與東南亞國家互

設「台灣研究中心」及「東南亞研究中心」，將學術研究擴大至文化、政

治、經濟、歷史等多面向，並舉辦定期的國際學術交流，建立雙邊學校合

作關係，研究計畫合作等以促進雙邊友誼與理解，達成高階語言與文化人

才的養成。 

最後，由於我國多元的族群與語言生態使得語言相關事務愈趨蓬勃與

複雜，無論是本土語言復振、新住民語言教育、國家語言發展、外國語言

提升等議題，在未來將持續發生且相互影響，若有層級較高的語言專責單

位以較宏觀的視野來負責議題的調查、研究與計畫執行，長遠來說對於國

家語言的發展、語言教育與規劃、資源運用和族群融合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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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spon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uman-centered New 
Southbound Policy,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d on the dimension of 
proficient speakers of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This article started 
with discussing the unbalanced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Due to the neglect of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the country 
is facing a serious shortage of proficient speakers in these languages.  In 
addition, an up-to-date survey of the New Immigrant Children’s heritag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ethnic identity was presented to the government, 
who is planning to train these children as the southbound qualified 
pioneers in the near fu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ew Immigrant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y,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plans to incorporate 
the New Immigrant Languages into 12-year nat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as a language cours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otential and 
predictable problems within the language course which may make this 
proposal unworkable.  This article tried to point out the problems an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hoping that they might be helpful for the adjustment 
of the language course before it is implemented.  Finall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a multiracial and multilingual society where now 
language problems will crop up from time to tim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institute of language to deal with any 
language related issu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New Southbound Policy,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new 
immigrant children, National Institute of Language 


